
家乡的路
· 郝春霞 ·

我 的 家 乡 在 黄 河边 上 的 一 个 小 村 庄 ，靠
山 吃 山 靠水 吃水 的 观念 历 来深入人心 。我 的
祖辈 、父 辈 就是 靠 着 黄 河 的 庇 佑 生 活 着 。小
时 候 ，听父 亲 说 的 最 多 的 就 是 他 的 前 辈 们 是
如 何 用 船 装 载 货 物 ，途 径 河 南 等 地 ，用 挣 来
的 钱和换来 的 粮食娶妻生子 ，养家糊 口 。

我 的 姥姥 有 八个 儿 子 ，两 个 女 儿 。现 在
还 时 常 听在 世 的 老年 人说 ，你 的 八 个 爷 爷 都
是一 年 四 季 一 身 衣 服 。到 了 冬 天 ，家 里 唯 一
的 一 件羊 皮 袄平 常都 是 你八 爷 爷 穿 着 ，其他
的 七 个 儿 子 也 只 有 出 去 方 便 的 时 候 才 有 机
会 穿 。姥姥 的 两个 闺 女 很小就去婆 家 了 ，就
是现在 说 的 童 养 媳 。后 来姥 姥 的 二 儿 子 、四
儿 子 为 了 生 存 远 走 他 乡 ，就 是 现 在 所 说 的
“ 走 西 口 ”。那 时 候 ，我 们 这 个 小 村 子 去 县城
要 翻 一 座 一 座 的 高 山 。所 以 我 的 祖 辈 们 长
大 就 要 学 航 船 的 本 领 ，就 是 现 在 所 说 的 “一
技在 手 ”了 。我 大 爷 爷 管 理 能 力 强 就成 了 一
个 船 上 能 说 话 的 人 ，七 爷 爷 头 脑 灵 活 就 管

账 ，三 爷 爷 是 掌 舵 能 手 ，其 他 的 几 位 爷 爷 有
负 责 出 苦 力 的 ，也 有 在 家 照管家 人 的 。

在 我 的 印 象 中 从 上 世纪七 十 年 代 开 始 ，
我 的 家 乡 就开 始修路 。一 代一 代 的 人 已 经 品
尝 够 了 去 县城翻好 几座 山 的 艰辛 。刚 开始修
的 路 不 能 称 为 路 ，走在 一 尺 多 宽 的 路 上 ，眼
下 就 是 滚 滚 的 黄 河水 。而 且 一 到 下 雨 水 涨 ，
这路也就不 见踪影 。到现在 我 的 梦 乡 中 还经
常 出 现 想 回 家 却 因 为 黄 河 水 淹 了 道 路 而 不
能 回 家 的 镜 头 。后 来路越 修越 宽 ，人们 的 生
活 也 越来越好 。我 爸爸 回 忆最 多 的就是高粱
做 的 窝 窝 头 和 菜 糊 糊 ，只 有 过 年 的 时 候 才 称

几 两 油 润 润肠 。后 来 生 了 我 ，为 了 让 我 吃 的
有 营 养 ，经 常 挂 着 放 着 我 的 小 筐 去 我 外 婆
家 。我 外公 能做 一 手 好鞋 ，经 常晚 上 偷 偷 的
做几双 鞋补贴家 用 。那 时侯 我 外公做鞋要等
到 夜深 人静 ，窗 户 上 盖厚厚 的 几 层 被 子 ，怕
被人告发搞 资本 主 义 ，挨批斗 。

1985年 以 后 我 们 村 的 人 生 活 条 件 越 来
越 好 ，路 也 已 经 可 以通 车 了 。村 子 里 的 人 都
陆续 的 盖 了 砖 瓦 房 ，通 了 电 。记得 我 们 小 时
候 最 迷 恋 的 就 是 邻 村 的 刘 叔 叔 来 我 们 村 放
电 影 。晚 上 是 村 民们 闲 暇 的 时 间 ，全 家 老 小
都会来看 电 影 ，像过 节 一 样 ，热 闹 非凡 。村 子

里 还 有 人 家 买 了 黑 白 电 视 ，那 时 转 播 的 是
孙悟 空 三 打 白 骨 精 ，村 民 们 都 以 一 睹 电 视
机 的 风 采 为 荣 。有 电 视 机 的 人 家 最 后 干 脆
把 电 视 机 搬 到 院 子 里 播放 。

现 在 的 村 民 再 也 不 为 生 计 发 愁 了 。而
是 崇 尚 知 识 ，相 信 科 学 的 时 代 。村 民 对 知
识 、信 息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大 。除 了 通 过 电 视
了 解 国 内 、国 际 动 态 外 ，还 订 阅 大 量 报 纸 ，
杂 志 ，有 的 村 民 家 里 还 安 装 了 电 脑 ，有 了
私 家 车 。去 年 回 家 ，家 乡 的 路 快 要 修 成 县
里 统 一 规 划 的 路 了 ，从 县 里 到 我 们 家 坐 车
十 五 分 种 就 到 了 。回 到 家 ，父 亲 说 ：“咱 们
村 现 在 规 划 为 新 区 了 ，再 过 几 年 村 里 一 定
会 变 成 环 境 优 美 的 新 农 村 。现 在 的 大 学 生
也 以 回 到 家 乡 发 展 为 荣 ，这 一 切 要 归 功 于
党 和 国 家 的 好 政 策 呀 ！”我 相 信 父 亲 的 话 ，
我 也 相 信 我 的 家 乡 会
越 来 越 美 。
（ 蒲 白 矿务局 建安 处社 区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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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差 匆 匆 赶 回 来 ，已 经 是 下
午 四 点 多 了 。一路上 就接 了 年 幼
的 儿 子打来 的 好 几个 电话 ，吱吱
呀 呀地说外婆家煮 羊 肉 了 ，让我
赶 回 来 吃 了 羊 肉 再带他赏 月 亮 。
于 是 ，一 下车 ，我 便提 了 一 桶 玩
具和 一叠书 去 了 岳 母家 。和岳 父
母 一起吃过 中 秋 的 羊 肉 ，带 上 妻
子 和 儿 子 又 马 不 停 蹄地 去 父 母
家 ，因 为 我 知 道 ，父 母 早 已 经 等
上 我们 了 。

踏进父 母 的 家 门 ，大嫂和弟
媳 妇 帮 父 母 包 的 饺 子 早 都 准 备
好 了 ，就 等 我 们这 一 家
回 来 下 锅 呢 。粉 汤 饺 子
端 上 桌 时 ，我 告 诉 父 母 ，
刚 刚 在 岳 母 家 吃 过 羊
肉 ，实在是 没肚子吃 。这
时 我 听见 母 亲 轻 声 唠 叨
说 ：“人 家 做 的 饭 好 么 ，
还 能 吃得那 么饱。”母 亲
的 话 一 下 子 惊 醒 了 我 ，
我 意 识 到 母 亲 的 话 含
义 很 多 ，一 则 是 心 疼 我
这 个 儿 子 ，让 我 吃 她 亲
手 包 的 饺 子 ；再 则 可 能
心 里 怨 我 “有 了 岳 母 忘
记 娘 ”，归 来 的 有 点 晚
了 。是 啊 ，今 天 是 中 秋
节 ，中 秋 讲 究 吃 团 圆
饭 ，这 饺 子 我 不 吃 ，这
个 中 秋能 算 团 圆 吗 ？于
是 我 端 起 一 碗 香 喷 喷
的 饺 子 狼 吞 虎 咽 的 吃
了 下 去 …

几 天 来 ，我 不 由 得
去 思谋 母 亲 的 那 句话 ，说实话 ，
结婚好 几年 了 ，我 还 是 第 一次听
母 亲跟 我说像这样 有 点 “讽刺 ”
味道 的 话 。我 甚 至 有 点愧疚 ，心
想 以后 过 节 ，工作 再忙 我都会放
一 放 ，多 陪陪父母 。母 亲 的 话 也
勾起 了 我对往事 的 回 忆……

曾 记得我 小 的 时候 ，有 一 年
冬 天特别 冷 ，没 过年就下 了 好 几
场大雪 。麦场里 的 粮食归 仓后 ，
父 亲 和 同 村 老 王 家 三 儿 子 一 同
在 那 个 叫 印 子 沟 的 窄 沟 里 挖 龙
骨 ，指 望年 前 卖龙骨牙 拿 回 最后

一 笔 收 入 ，那 一 天 一 大 早 ，母 亲
专 门跑 到 龙 骨洞 嘱咐父 亲 ，赶下
午羊 肉 就做好 了 ，天黑 前 要他 回
家 一 家人吃 羊 肉 。

父 亲 终 于 摸 着 漆 黑 的 夜 回
到 了 家 ，油 灯 下 ，口 水 都 快 流 干
的 我 们 围 坐 在 木 盘 子 前 等 待 羊
肉 上 桌 。在满窑 的 白 色 雾气 中 ，
我 注意到 母 亲趴在锅 台 前 ，手握
一把铲子和一双 筷子 ，可是羊 肉
怎 么都夹 不 到碗里 ，原 来 炖 了 十
多 个小时 的 羊 肉 全成 了 肉 酱 ，夹
到 碗 里 的 是 一 根 根 不 沾 一 点 肉

渣 的 光骨头 。就这样 ，我
们 一 家 吃 了 一 顿 几 乎 没
吃成 的 羊 肉 。晚上睡觉的
时候 ，母亲还一 直 责怪父
亲 回 家太晚 ，母 亲 以至于
还流了伤心的 泪水 。

和 那 个 年 月 相 比 ，
如 今 ，陕 北 退 耕 还 林 了 ，
开 发 石 油 了 ，新 农 村 建
成 了 ，公路 修 通 了 ，税 费
取 消 了 ，十 二 年 教 育 免
费 了 ，看 病 合 作 医 疗
了 ，农 民 的 来 钱 路 也 宽
了 ……陕 北 人 再 也 不
用 为 柴 米 油 盐 费 心 ，喝
酒 吃 肉 几 乎 都 成 了 家
常 便 饭 。单 说 我 们 这 一
家 ，进 城 也 有 六 、七 年
了 ，父 母 操 持 了 几 十 年
种 庄 稼 的 营 生 一 丢 而
尽 ，而 今 ，他 们 只 管 自
己 穿 好吃好就行了 。

经 济 在 发 展 ，生 活
在 变 化 ，唯 有 父 母 的 大 爱 没 有
变 ，他们依然期盼 我们做儿 为 媳
的 时常 回 到 身 边走走看看 ，过年
遇 节 一 家 人 聚 在 一 起 吃 顿 团 圆
饭 。要 不 然 也就 不 会 为 让我 吃 一
碗 她 亲 手 包 的 饺 子 ，近 乎 用 “讽
刺 ”的 语 言 来刺激 我 。从这个意
义 上讲 ，斗 大字 不 识 一 个 的 母亲
还 能 有 什 么 更 好 的 办法唤醒 无
知 的 我 吃 下 那碗饺子 呢……

我 爱 父 亲 ，我 爱 母 亲 ！

父子巧遇 何 武 宏　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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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 于 ，我 踏 出 了 大 学
的 象 牙 塔 ，毕 业 参 加 了 工
作 。

我 慢 慢 地 抛 弃 了 那 些
幼 稚 和 青 涩 的 想 法 ，不 再
一 天 就 知 道 志 比 天 高 、高
谈 阔 论 ，身 上 沸 腾 的 热 血
慢 慢 冷 却 了 下 来 ，意 识 到
世 上 的 确 有 努 力 达 不 到 的
事 情 。我 意 识 到 自
己 的 学 生 生 涯 已 经
结 束 了 ，不 得 不 负
担 起 社 会 的 责 任 。
从 此 ，我 再 也 不 能
和 同 学 坐 在 美 丽 的
校 园 里 ，盯 着 黑 板
盼 着 早 点 下 课 ；再
也 不 能 和 宿 舍 几 个
哥 们 时 不 时 一 起 煮
上 一 顿 吃 食 ，捧 着
碗 ，互 相 看 着 对 方
的 吃 相 哈 哈 大 笑 ；
再 也 不 能 和 朋 友 们
星 期 天 尽 情 的 玩
闹 ，大 汗 淋 漓 后 痛
快 的 洗 个 热 水 澡 ；
再 也 不 能 常 回 家 看
看 挚 爱 的 父 母 亲 ，
随 手 干 一 点 简 单 的
农 活……

刚 开 始 工 作 ，
的 确 很 不 习 惯 ：平
时 随 意 的 生 活 中 不
得 不 加 上 闹 钟 ，也
有 了 这 样 那 样 的 限
制 ，想 起 曾 经 美 好
的 学 生 生 活——恰
同 学 少 年 ，风 华 正
茂 ，书 生 意 气 ……心 里 情
不 自 禁 地 感 到 一 阵 压 抑 ，
于 是 常 常 在 细 雨 濛 濛 中 漫
步 ，回 忆 以 前 的 欢 声 笑
语 ；一 个 人 在 夜 里 跑 到 高
楼 的 顶 层 ，怀 念 着 往 昔 的
青 涩 岁 月 。就 连 在 昏 黄 的
路 灯 下 低 头 前 进 ，眼 里 好
像 也 飘 过 熟 悉 的 身 影 。

在 平 淡 的 生 活 中 ，渐
渐 地 ，我 感 受 到 了 人 情 的
温 暖 和 他 人 的 关 怀 。初 临

新 环 境 的 不 安 在 慢 慢 地 适
应 ：大 伙 在 一 起 工 作 ，学
习 ，一 切 都 是 那 样 平 静 及
和 谐 。有 事 时 就 痛 痛 快 快
去 干 活 ，没 什 么 事 时 就 坐
下 来 学 习 ，拉 拉 家 常 ，说
些 玩 笑 话 。总 之 ，我 逐 渐
融 入 群 体 中 并 成 为 其 中 的
一 员 。现 在 ，我 再 也 不 对

一 张 张 和 善 的 面 孔
感 到 心 怯 ，再 也 不
对 高 耸 的 烟 囪 感 到
陌 生 ，再 也 不 对 漆
黑 的 煤 炭 能 产 出 各
种 化 学 产 品 而 感 到
不 解 ；甚 至 连 隆 隆
的 电 机 声 也 变 得 悦
耳起 来 了 。

在 这期 间 ，一 些
人 也 烙 印 在 我 的 脑
海 中 ，让 我 难 以 忘
怀 ：师 兄 亲 切 的 笑
脸 ，师 傅 细 心 的 指
导 ，同 事们 的 欢声 笑
语 。世 界 上 最珍贵 的
是什 么 ？金钱 ？权力 ？
荣誉 ？是 的 ，有 这 些
东 西 也 并 不坏 ，但 没
有 什 么 东 西 比 得 上
温 暖 的 人 情 更 为 珍
贵 。时 代 在 变化 ，但
这 些 东 西 会 永 远 留
在 我 心 中 成 为 宝 贵
的 回 忆 。以 后 的 某个
时刻 ，当 我 回 想起现
在这一切 ，恐怕仍会
有 无尽 的 缅怀吧 。

如 果 我 们 曾 经
是 枝 头 那 枚 青 涩 的 苹 果 ，
那 么 参 加 工 作 最 初 时 的 懵
懂 已 在 岁 月 的 历 练 中 变 得
成 熟 ，那 些 青 涩 的 想 法 已
化 为 实 际 的 行 动 和 真 诚 的
祝 愿 。我 想 ，和 我 一 样 的
年 轻 人 此 刻 最 想 说 的 就
是 ：愿 我 们 共 同 的 家——
渭 化 兴 旺 发 达 ！

山水 梅方 义　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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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在 家 无 事 干 ，
女 儿 叫 咱 逗 孙 玩 。

逗 孙 首 先 利 康 健 ，

全 身 天 天 在 锻 炼 。
孙 子 一 醒要吃 饭 ，

哭 着 喊 着 到 外 边 。
孙 子 跑 我 跟 着 撵 ，

脚 不 停 来 手 不 闲 。
一 门 心 思 逗 孙 玩 ，

烦 脑 事 情 抛 一 边 。
一 身 轻 松 没 负 担 ，
心 情 舒 畅 天 地 宽 。
天 天 陪 着 孙 子 转 ，

睡起 觉 来 也 安 然 。

月 季 之 美
· 王 静 ·

你 是 否 静静 的 发 现 过 你 生 活 中
的 美 ？那 样 普 通 ，那样 单纯 ，却 在
某 一 时 刻 让你 的 心 为 之 一 动 。我 在
一 个 小 小 的 矿 区 做 广 播 员 ，每 天像
所 有 人 一 样 ，上 班 下 班 ，两 点 一
线 ，时 而对 生 活 抱 怨 一 下 ，像所 有
的 人 一 样发发 牢骚 ，似 乎 从 未 曾 感
受 到 过 它 也 有 宁 静 美 丽 的 瞬 间 和 永
恒 ，直 到 那 天 早 上 我 被 一 阵寒 风 吹
来 的 清香吸 引 ，看 到 美 丽 的 月 季 。

因 为 工 作 关 系 ，我 每 天 清 晨
起 的 很 早 ，春 夏 秋 冬 总 是 踏 着 清
晨 最 早 的 鸟 儿 鸣 叫 的 优 美 旋 律 走
在 路 上 ，我 所 工 作 的 办 公 楼 前 ，
是 一 个 花 园 ，里 面 种 了 各 色 的 月
季 ，虽 然 美 丽 可 我 却 从 未 曾 驻 足
留 意 欣 赏 过 它 们 。直 到 那 天 清 晨 ，
我 看 到 一 位 晨 练 的 奶 奶 ，站 在 晨
曦 下 ，苍 苍 的 白 发 ，灰 色 的 衣 裳 ，
在 秋 日 的 早 晨 背 剑 驻 足欣 赏 着 那
园 里 的 月 季 ，脸 上 有 满 足 的 笑 容 ，
我 赶 时 间 ，本 来 没 有 多 留 意 ，可
她 却 突 然 叫 住 了 我 。

“ 姑 娘 ，你就像这 花 呀 ，那 么
年 轻 ，虽 然在 寒 风 中 可 是 开得 多 好

呀。”老 人 看 到 走 过 的 我 笑 着 说 了
一 句 ，像 是 感 慨 自 己 曾 经 的 岁 月 ，
又 像 是 只 给路 过 的 人 一 个 小 小 的 提
醒，“干 嘛走 得那 么 快 呢 ，每 天 早
上 走 过 月 季花 开 的 地方 ，看 一 眼 也
好 呀。”说 完 ，她 便 转 身 笑 呵 呵 地
轻轻 走 了 ，似 乎 这 句 话 是她 想 了 很
久 后 才 说 的 ，又 似 乎 是 那 样 的 不 经

意地流露 。
不 知 为 什 么 ，我 的 心 里 突 然 感

觉 一 阵 清澈和 欢 喜 ，我 发现 自 己 真
的 好久 没 有 看 过 身 边 一 道普 通 的 风
景 。心 底 突 然 感 到 一 种 宁 静 和 豁
达 ，我 们都 是极普 通 的 人 ，我 们都
像 园 中 的 月 季 一 样普 通 ，每 日 淡 淡
的 不 经 意 的 走 过 自 己 的 人 生 ，在 不
留 意 间 绽放 着 自 己 的 生 命 ，我 们做
着普通 的 工 作 ，似 乎 永远 不 会被 人

所在 意 ，过 着 普 通 的 日 子 ，和 周 围
的 每 一 个 人 没 有 任何 的 区 别 ，我 们
平 凡 的 美 丽 着 ，平 凡 的 生 活 着 ，虽
然 没 有 惊 天 动地 的 绚 烂 ，但 是如 此
真 实 朴 素 。比 如 你 是 一 个 早 点 的
摊 贩 ，你 为 多 少 人 带 来 清 晨 第 一
顿 美 食 ，或 者 你 是 一 位 教 师 ，你 不
知 道 你 的 学 生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学 者 ，
或 者 你 是 一 个 学 者 ，可 是 你 要 吃 街
边 那 位 老 人 的 早 点 摊 上 的 一 个 鸡
蛋 ，太 多 的 人……我 们 所 有 的 人 就
像 那 月 季 花 ，安 静 平 凡 地 吐 露 着 自
己 的 芬 芳 和 美 丽 ，默 默 的 在 绽 放 自
己 的 同 时 回 报 着 别 人 ，既 使 有 一 天
到 花 残 暮 落 之 时 也 一 定 会 和 它 做
最 后 的 挣 扎 也 要 把 美 丽 的 最 后 一
点 芬 芳 奉 献 出 来 。

我 走 过 花 园 ，心 里 感 觉 到 安静
和 满 足 ，是 的 ，老 人 说 的 对 ，我 就
是 那 一 朵花 ，我 想 我 也 会像 它 一 样
开在 春 天 、夏 天 ，即 使 秋 风 萧 瑟 也
决 不低头 ，最后 还要 把 自 己 的 花 朵
绽 放 起 来 。　（权 家 河 社 区 ）

公 交 车 上
· 师朝霞 ·

淅 沥 的 小 雨 空 中 飘洒 ，我 从 报
社编排报纸 回 来 。

坐 上 通 往家 的 公 共 汽 车 ，眼 看
着 就 是 女 儿 放 学 回 家 的 时 间 了 ，女
儿 身 上 没有带钥匙 。我 有 点 着急 ，可
是 ，上 车后 司 机却 不 肯开车 。

“ 没有零钱 ，就下车去吧。”司 机
对一位六 十 岁 左右 的 老人说。“我 有
急事 ，确 实 只 有 五 十 元 整 钱 ，不 是 故
意 不买票 的。”老 人 一 再 解 释 ，“不
行 ，一 个 两 个都像你这样 ，那 我 这 工
作 还 怎 么 干？”司 机 非 常坚持原 则 。
他说 的 也 有 道理 ，自 从这 一 路公 交
车 变成 无 人 售 票车 后 ，没 有 零 钱 投
币 买 票 的 事 情 每 天 都在 发 生 ，司 机
也 不 能 总 是包 容 吧 。我 从 钱 包 里 拿
出 一 元 钱 ，想 要 替 老 人买 票 ，可 是 见
周 围 没 有 一 个 人 要做好 事 ，我 把 钱
捏在手里 ，有 点 犹 豫 。

“ 我 来替 爷 爷 买 票 吧。”就在 我
犹 豫 的 时候 ，一 个 十 七八 岁 的 女 孩
子从 口 袋 里掏 出 一 元 钱 ，投 进 投 币
箱 ，笑 着对 司 机说 ：“叔 叔 ，这下 子 你
可 以 开 车 了 吧 ？大 家 都 急 着 回 家
呢 ！”“好 ，好 ，马 上 就开车。”话 音 没

落 ，车就在 雨 中 跑 了 起 来 。
老 人 忙 不 迭 地 向 女 孩 子 道 谢 ：

“ 好 娃 哩 ，你 上 几 年 级 了 ？”女 孩 子
说 ：“我 今年 刚 高 中 毕业 。不 用 谢 ，没
什 么 的。”见 满车 的 人都在 望 着 她 ，
她 的 脸 一 刹 那红 到 了 脖子 根 。我 的
心 里 有 说 不 出 的 滋味 ，其 实 钱 就攥

在 我 的 手里 ，可是 我却……
老 人从 手 中 提 的 提包 中 掏 出 一

本 《如 何 在 社 会 中 生 存 的 》的 书 ，递
给女 孩 ：“娃 ，我 把 这 本 书 送 给 你。”
女 孩 子连忙摇 了 摇 手 ：“不 ，我 不 能
要你 的 东 西。”“这书 挺 不错 的 ，你就
拿 着 吧。”老 人 一 再 推让 ，女 孩 子 终
究还 是推 辞了 。

车 到 了 一 个 站 牌 前 停 了 下 来 ，
女 孩 要 下 车 了 。老 人 对 女 孩 子 大 声
说 ：“娃 呀 ，你 一 定 会 有 出 息 的。”
“ 谢 谢 ！再 见 ！”女 孩 子 下 了 车 ，打 开
手 中 的 伞 ，伞 是 坏 的 ，她 撑 了 几 次
才 勉 强 撑起 来 ，伞 的 一 个 角 却 一 直
耷 拉 着 ，随 着 她 的 脚 步 在 雨 中 一 下
一 下 抖 动 。雨 水 ，在 她 的 脚 后 溅 起
一 串 串 欢 快 的 水 花……

浅 秋——渭北 细 语
· 赵全军 ·

细 雨 如 织 。青 瓦 檐 ，
雀 儿 们 荡 着 秋 千 抖 落 湿 衣 ，
叽 喳 地 说 着 一 天 的 故 事 。
墙 角 绿 苔 ，窝 窝 里 的 水 波
荡 漾 着 朱 红 色 的 窗 ，一 波
一 波 ，怎 么 也 拉 不 住 夜 幕
的 帘 子。“女 贞 ”落 花 铺
满 巷 子 ，弥 漫 着 雨 水 沁 泡
的 茶 香 。炊 烟 走 的 好 远 ，
塬 畔 与 梯 田 都 被 笼 罩 ，像
雾 像 云 ，一 层 一 层 拉 得 好
长 ，我 试 着 靠 近 大 自 然 的
“ 涂 鸦”，好 一 股 寒 意 袭 来 ，
急得 九 月 也 躲进 家 门 。

渭 北 的 秋 季 很 是 宜 人 。
秋 实 已 收 获 ，但 梯 田 还 是
黄 的 灿 灿 。果 农 们 忙 得 不
亦 乐 乎 ，从 园 边 到 集 市 ，
络 绎 不 绝 的 车 辆 、熙 熙 攘
攘 的 人 头 、热 热 乎 乎 的 握
手 、鼓 鼓 囊 囊 的 腰 包 ，丰
收 的 喜 悦 笑 出 了 声 。

路 灯 还 没 有 点 亮 ，三
五 一群 的 人们站在 广 场 的 亭
子下说 笑 着 。月 季花瓣 凋 落
在 草 坪 边 ，铺 成 五 色 的 花
环 ，炫耀着最后 的 美丽 。草
儿 ，挺 直 了 身 板 不 客气地饱
饮 着甘醇 ，吮吸 的 声 响合成
美妙 的 乐 章 ，看 那垂柳 ，动
情 的 舞起 了 “桑 巴”。

“ 快 看 ！”顺 着 孩 童 指

引 的 方 向 ，好 大 一 群 鸟 儿
铺 天 盖 地 的 飞 过 来 ，锁 定
了 所 有 人 的 目 光 。哇 ！
“ 战 斗 机”，哇 ！“天 女 散
花 ”哇 ！“神 七 发 射 ”，鸟
儿 变 换 着 各 种 造 型 ，越 是
惊 叹 越 是 精 彩 。雨 停 了 ，
鸟 儿 不 怯 生 地 落 在 我 们 身
边 的 桐 树 上 ，随 着 天 色 的
暗 下 叽 喳 声 停 了 下 来 。人
们 理 解 的 散 去 ，小 声 地 回
味 着 精 灵 们 带 来 的 乐 趣

舞 扇 的 老 太 太 们 摆 摆
手 约 定 明 早 集 合 的 时 间 ，
玩 耍 的 孩 子 们 蹦 跳 地 追 着
影 子 左 转 右 转 各 回 各 家 ，
散 步 回 来 的 “两 口 子 们 ”
意 犹 未 尽 似 的 越 近 家 门 步
伐 越 慢 ，只 有 含 蓄 的 年 轻
人 手 挽 手 的 消 失 在 “童 话 ”
的 歌 声 中 。

一 天 的 雨 水 把 矿 区 洗
刷 得 好 安 逸 好 清 爽 。看 那
片 “银 河 ”，天 轮 被 “织
女 ”牵 动 着 ，流 星 般 的 缆
绳欢 快 地 穿 梭 着 、鸣 唱 着 、
嘱 托 着 、收 获 着……

（ 澄合 煤 业 二 矿 公 司 ）

我心中永远的“香椿树”
· 张文侠 ·

又 是 紧 张忙碌 的 一 早 上 ，刚 把
学 生送 出 校 门 ，忽然 听到 一 个 熟 悉
的 声 音 ：“张 老 师 ，这 是 你父 亲 让 我
给你捎 的 几把香椿。”

原 来 是 父 亲 家 的 邻 居——夏
阿姨 ，我赶忙迎 上 去 。

“ 我 来 罕 井看 孙子 ，刚 巧碰 到
你 父 亲 ，他 知 道 我 要 路 过 你 们 学
校 ，非 要 我 带 些 香 椿 给 你 ，我 说 罕
井 有 卖 的 ，可 你父 亲 说 那 些 东 西 没
有 自 家 种 的 吃 着 放心 ，还 说 你 从 小
就 爱 吃 ，你 看 他 多 心 疼 你 呀 ，那 么
大 年 龄还 站 在 屋 顶 上 为 你摘 香椿 ，
你真是好 幸福哟 ！”夏阿姨说道 。

我 连忙 接 过 香椿 ，谢 过 夏 阿 姨
后 ，慢慢往家走 。

嫩嫩 的 香椿芽 ，被微风 一 吹 ，一
种特殊 的 香气扑面而 来 ，沁 人 心脾 ，
我 开 始端 详 着 ：新鲜 的 香椿 芽 ，水
灵 灵 的 ，暗 红 绿 色 ，那 股 特 有 的 清
香 ，一下子将我 拉 回 童年 。

小 的 时候 ，父 母 整 日 为 生 活忙
碌 着 ，无 暇 照 顾 我 ，所 以 让 外 婆 照
顾年 幼 的 我 ，那 时 我 每 天 盼着 父 亲
来 ，其 实 更 是 期 盼他那 鼓鼓 的 口 袋
给 我 装 来 的 零 食——糖 呀 、枣 呀
… …我 好在小伙伴面 前炫耀 。

外 婆 家 门 前 有 一 棵 香椿 树 ，一

到 春 天 香椿 树 刚 开 始 发 新 芽 的 时
候 ，父 亲 就会骑 着 那 辆 “飞 鸽 ”自 行
车来看 我 。还会 用 他那 灵巧 的 手特
制 一 种 采 摘 香 椿 的 工 具——一 根
长棍子 头 上 绑 了 小 铁钩 子 ，进 行 采
摘 ，有 时候他还 会站 到 香椿树 上 ，
然 后 我 和 小伙 伴们 仰 着脸 ，就看 着
香 椿 叶 子 “劈 里 啪 啦……”的 掉 在

地 上 ，我 们 手 忙 脚 乱 地捡 着 不 一 会
儿就能装 满一 篮子 。

父 亲 麻 利 的 从树 上 下 来 ，我 知
道 他 马 上 就 要 给 我 做 我 最 爱 吃
的——香椿炒鸡 蛋 了 。

我 拽 着 父 亲 的 衣 角 ，来 到 厨
房 ，父 亲 老练地将香椿 芽 洗净 ，切

碎 ，打 上 鸡 蛋 ，搅成稀糊 状 ，再加 上
少 许 的 盐 ，转 眼 间 ，一 盘 香 喷 喷 的
香椿炒鸡 蛋 就做 好 了 ，我 狼 吞 虎 咽
地 吃 着 ，父 亲 在 一 旁 笑 眯 眯 地 看
着 ，那 时 我 在 想 ：还 有 什 么 比 得 上
父 亲 春 天 用 从 树 上 刚 刚 摘 下 的 嫩
嫩 的 香椿芽炒鸡 蛋 香呢 ？

我 到 上 学 的 年 龄 ，父 亲 接 我 回

去 的 时 候 从 老 香 椿 树 的 旁 边 挖 了
棵 小 香椿树 苗 ，种 在 小房 的 前面 ，
我 就和小树苗 一 同 成长 。

每年 春 天 时 ，父 亲都要 亲 自 为
我 摘 香 椿 ，有 时 还 会 分 给 左 右 邻
居 ，于 是 父 亲 为 我 摘 香椿成 为 我 记
忆里 的 一道 美 丽 的 风景 了 。

后 来 ，我结婚 了 ，可是 由 于 离家
近 ，所 以 ，我 常常会吃 到父 亲给我 变
花样做 的 香椿宴 ：香椿拌豆腐 ，香椿
炒鸡蛋 ，香椿炒肉丝等等我都爱吃 。

如 今 ，我 调 到 矿 小 学 ，因 工 作
忙而 很 少 回 家 ，父 亲 非但 不 责 怪 ，
还 亲 自 为 我 上 房 摘 香 椿……一 想
到 这 ，心 一 下 子仿佛 被什 么 揪 了 一

把 似 的 ，酸 酸 的 、疼 疼 的 、痛 痛 的

我 知道 ，总 有 一 天 ，父 亲 会 年 迈
的 再 也 不 能 站 在 房 顶 上 为 我 摘 香
椿了 ，我 多 么 希 望 岁 月 老 人 能 停 留
住 它 的 脚 步 ，让 父 亲 不 要变老 ，让父
亲 能 永 远 站 在 高 高 的 房 顶 上 为 我
摘香椿 。

香椿 ，在 这 个 春 天 触 动 了 我 心
灵最深处 的 记忆 。

回 头 想 想 ，这 些 年 来 ，唯 一 没
变 的 就是对香椿 那特 有 的 情 怀 ，而
父 亲 不 正 是 我 心 中 那 永远 的 “香椿
树 ”吗 ？

我 心 中 永 远 的 “香椿树”——
父 亲 ，您将 会 一 直 伴 我 走 过 人 生 的
每一 天 ，您在 我 心 中 永远长青 ！

我 爱 您 ！我 心 中 永 远 的 “香椿
树”——父 亲 ！

书法 赵轩


